
在会稽山工作的那些年，从
未想到过失败。也许，那时年轻
气盛。

一天，我在溪滩上遇到了一
个对手。一个在梦中见到过、眼
前正站在溪流中捕鱼的山里人。
他身穿一套旧的蓝色工作服，头
戴一顶有破洞的草帽，四十出头
的年纪，脸色黑黝，体格强健。他
肩上背的是捕鱼的绝杀武器——
改装型的电瓶，电瓶上的电流连
接着他手中握的两根长电棒。

我暗自发誓要与捕鱼人斗智
斗勇，但结局只有一个：我俩中的
一人终将退出会稽山或这条溪
流。

看山里人捕鱼，他手握的电
棒在水里“嗞嗞”响，我惊呆了。
电棒像神话中的魔棒划在水里，
鱼儿像催眠昏睡一样浮出水面。
捕鱼人左手拿着捞网斗，娴熟地
捞着睡梦中的鱼。那天，我在溪
边看到一大群在水中会跳舞的
鱼，同样遭电击，惨白一片……这
简直是灭绝人性的屠杀。

我看得心疼，山里人却笑得
开心。我愤然地说：“这么小的
鱼，也能吃？”

他说：“能呀，给鸡、鸭吃。”
他走后，我一脸沮丧地坐在

溪滩草地上，每隔三四分钟扔出
一枚石子。我把草地上能扔的石
子，捡到一起，堆放在脚边，像童
年捉迷藏玩打鬼子游戏一样。石
子是手雷炸药，扔在溪水里，发出

“呯、呯”的炸声，这是在警告溪流
里悠闲惯了的鱼。但鱼在水中没
有感觉，只是犹豫。我扔出了第二
批“手雷”一样的石子。这次，几条
成熟的鱼，迅速沉入深水，那些小
鱼还在东游西转。我在溪边看得
清楚，这短短几秒钟，正是捕鱼人
的电棒插入水中发电的时间。于
是，我加重了石子，希望石子在水
中发出神奇的吼声。就这样，我在
溪边接连扔了三天的石子。

三天后，捕鱼人又来了。他
捕鱼的周期是三到四天在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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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大腿不听使唤、浑身的
力气快被抽干的时候，模糊的视
线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给我
鼓掌呐喊：“来了！来了！第一名
来了！”这是我参加今年徐霞客开
游节活动之一的男子越野跑的终
点镜头。

俗话说,是驴是马拉去溜
溜。不料，这一溜还真溜出点名
堂，七公里越野跑第一名。

其实，一直来，我爱好的运动
项目是羽毛球，对羽毛球“专一”
了二十来年，在当地也是小有名
气的，家里的获奖证书都有一大
箱了，数次代表宁波到全国各地
参加赛事。

念想跑步有些年头了。平
时，只要有跑步者从我的身旁闪
过，我都会驻足仰慕，脑子里全是
跑步者矫健的身影。几年前，曾
与我在羽毛球赛场上一起摸爬滚
打多年的两位老搭档，加入了长
跑团队，这是让我“移情”到长跑
中去的直接导火索。

有天，朋友圈中无意刷到同
事高老师发的一则跑步视频。她
是一位资深的跑者，我第一时间
点赞加评论。高老师立即回复：

“我把你拉进了跑团群啦！”进群
一看，原来跑友都是同事，就这样
稀里糊涂地进了跑团群，成了一
名预备的跑友。跑团群里我的年
龄最长，他们都是小年轻，我的年
龄足足比他们高出一大截，名副
其实的“高龄”跑友。

进群次日下午，手机里不断
有同事向群里“交作业”（跑步打
卡），我不由得心猿意马，脚底发
痒，心想也给进入跑团群来个首
跑吧。于是放下手头活，换上跑
鞋，来到离办公室只有咫尺之遥
的田径场上。下午的田径场上空
无一人，蓝天，白云，阳光映照下
的田径场宛如铺展在眼前的一幅
巨型油画，明艳照人。一番简短
的热身后，手机中传出了跑步软
件的“现在开始跑步”的声音，跃
跃欲试的我如离弦之箭飞旋在四
百米的棕红色跑道上。随着跑步
软件发出的一次次加油声，首秀
的三公里跑在两腿“弹琴”的节奏
中收跑。截图，发跑团群。同事
们的一致好评与点赞，给了我莫
大的信心和动力。我知道这是他
们对“高龄”跑友的鼓励，并不是
因为三公里的成绩。十位跑友中
有超半数能完成跑十到二十几公
里路程的实力的，区区三公里只
能算“小白”了。我暗地里给自己
定了一个短期的努力目标——五
公里。

第三天下午又去田径场上跑
圈了，当跑步的软件再次告诉你
——你真棒！你已跑了三公里
——但我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
仍在朝着出发前定下的四公里目

标跑着，嘴里一个劲地念着：“四
公里！四公里！”犹如给自己发出
一声声的冲锋号。终于，四公里
的目标被我踩在了脚下。第五
天，这是周日上午，老伴给我推荐
了她们平时走路锻练的线路，绕
一圈有两公里多，这倒挺适合我
今天去尝试跑五公里。换好跑步
的装备，一溜烟出发了。当跑步
软件提示三公里时，整个人已如
同一辆超载爬坡的大卡车——重
了发动机的轰鸣声，轻了轮胎碾
压路面的爬坡声。因为在这线路
上跑步，明显没有田径场上来得
舒服，旁边还时有来车。这时，我
嘴里又开始念了起来：“坚持！坚
持！五公里！五公里！”软件提示
四公里，我不屑一顾，只指望着自
己能坚持到五公里的终点。

本人生性好强，爱死磕，这可
能是当年在部队养成的韧性吧，
只要不会死就必须向前冲。呼吸
急促、双腿抬不高，也要死顶硬
跑。在离终点还剩几米远时，人
真的像闷在水里的溺水者无氧到
了极限。此时，好在握在手上的
手机及时地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加油！加油！你真棒！你已跑
完了五公里，用时二十八分二十
九秒。”我的天哪！从来没有过的
煎熬，几乎让我气绝在五公里跑
的门槛上。最后，随着我声嘶力
竭、发自心底、不由自主的三声爆
吼后，人总算是回过了神，接上了
气，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像是得
到了一次重生，舒心至极。

打那次五公里跑的窗户纸被
捅破之后，我就真正地迈入到跑
步者的行列。现在，对每两天一
次的五公里跑，不但没有胆怯，反
倒渴望每一次跑步后的那份满足
感以及一整天的活力四射。

跑步，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
勇敢者运动，经过汗流浃背，心中
所有的不快会随之而散，所有的
负面情绪都被一一击溃，消散在
空气中。跑步往往是战胜自己，
令自己信心满满，更加积极乐观
地看待生活。这就是跑步的快
感，也是最令人愉悦的解压。

我的五公里
□徐友苗

溪流中的鱼
□倪田金

方转。他把电棒接二连三插入溪
流的水草处，出人意料的是一条
鱼也没飘浮起来。他捏紧了电
棒，加大电量，但还是没有鱼梦幻
般浮出水面。他表情复杂地看看
我，嘟囔着：“奇怪，这鱼都去哪
儿？”我说：“电捕鱼，鱼子鱼孙无
一幸免，那里还有鱼？”他恨恨地
看我一眼，气鼓鼓地说：“我不
信！去其他地方看看。”他背着电
瓶，去了溪的上游。

一节课时间，他从上游下来，
在我面前炫耀他的战利品。他的
竹篓里，盛满了鱼。这些鱼痛苦
地张开着嘴，似乎在告诉我一个
从未遇到过的噩梦。

我感到悲哀。望着他远去的
背影，我想不出一个让鱼儿自救
的更好办法。晚上，溪滩上繁星
闪烁。我感觉这里是离天堂最近
的地方。躺在草地上，竟然能听
到溪流中鱼在游戏。如果没有捕
鱼人，这里真是世外桃源，是鱼的
天堂。我呆呆地想，鱼在水中能
分辨白天与黑夜，所以，鱼喜欢群
聚在平安快乐的夜晚。但如果捕
鱼人此时出现了呢？鱼的智慧远
不及改装电瓶的捕鱼人。接连的
失败，让我忽然想到法律课上给
学生讲述的一个案例。

这次，捕鱼人与我几乎同时
出现在溪滩上。在午后阳光下，
我们都看到了溪滩边竖立的一块
警示牌，上面醒目地写着九个大
字：严禁电捕鱼，违者必究。捕鱼
人手中的电棒迟迟没有划入溪
流，他用狐疑的目光看着我。许
久，他问我：“违者必究是什么意
思？”我似乎有点幸灾乐祸，但内
心平静告诉他：“电捕鱼，破坏生
态。轻者罚款，重者坐牢。”

“这是谁的规定？”捕鱼人心
里不服，他的眼睛似乎在冒火。

我笑而不答。但我告诉他，
自己是中学的法律老师。

捕鱼人的电棒后来胡乱地在
溪流中划了几下，悻悻地走了。

这年秋天，溪滩上再也不见
那个捕鱼人了。一天，在镇卫生
院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问了医
生，知道是昔日的捕鱼人。他的
脚背被水蛇咬了一个洞，溃烂了
一个月。或许是蛇咬，或许是警
示牌，这两件事让捕鱼人联想了
许多，最终他放下背上的电瓶。
我把消息告诉溪流中的鱼时，正
是会稽山迎来最美的季节。


